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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窗外蛐蛐鸣叫。室内光
色朦胧，一片静寂。舒莞屏唯恐扰
其深思：对方大多数时间都在沉
默，并未睡去。呼吸声稍稍变大，
一会儿又变得低沉。“先生，您在
听吗？”舒莞屏小心翼翼问道。没
有回应。“那就听吧，无须回答。您
只该好好将息，可事情紧迫，今夜

必得叙谈。如有不周还望先生海
涵。我保证说出的每一句都出自
肺腑。这里不再复述先人与特使
旧谊，也不必说我对南方总首的
敬仰之情，只说对先生的由衷钦
佩吧。我说的是至危之时，您凭一
己之力瓦解新军，力挽狂澜。每思

至此，我即激动不已，对先生智勇
无限仰慕。当得知先生陷入大营
之后，日夜忧惧。先生，您是我平
生认识的第二位革命党人。府上
大人，也就是万玉大公和国师冷
霖渡大人，得知消息也深为震惊，
随即急传牒令。他们遣我日夜兼
程，只为了护送先生前去沙堡岛。

先生，想必您能体察府上的一片
诚挚，如能顺利成行，将是河西之
幸、半岛之幸！在下心切，一时难
以尽言，还望先生体恤拳拳之
心。”

言毕，无一丝声息，呼吸似乎
中止。“先生在听吗？”“说下去
吧。”舒莞屏的身体往前探去：

“啊，先生，我说到了何处？是的，
我说要尽快离开这里。在下别无

他图，只求能与先生一起上路。”
对方轻轻一咳，舒莞屏停下。
“总教习大人，您说过，每一

句话都出自肺腑。”
“是的，先生每一点疑惑、每

一声询问，我都会当即解答，知无
不言。”

“大人请躺卧吧。”这声音微
弱且透着颤抖，吐出的每个字都
十分费力。舒莞屏只得服从，躺
下，听夜色里淡弱而又倔强的声
音：“既能如此交谈，实乃人生幸
事。我已临近末途，时间紧迫，也

只能直截了当。先生此行只为解

我倒悬，万分感念。不过先生仅吐
出半句真言，未曾说出的才更为紧
要，即要劝我弃义苟活，附逆入
伙。既然如此，剩下岁月不过是空
余躯壳，与死灭又有何异？”

声气渐渐高昂，再无沙哑。舒
莞屏只觉一阵痛楚袭来，手抚胸
部，再次探头盯住扁扁的身躯，呼

道：“‘附逆’？先生如此看待河西？
唔，原来这样！我不再费解和讶异
了。您可知，特使曾不畏险阻，亲
自去行营面见万玉大公，其情其景
如在眼前。何也？皆因彼此心志相
接，殊途同归。由此观之，先生潜
入大营策动哗变，实为至憾之事，

乃亲者痛而仇者快也！”
“总教习大人可知河东战事

由何而生？当时既一触即发，又为
何骤然停歇？再者，刚刚立足之革
命军又缘何险遭覆灭？”
“愿听先生指教！”
“那让我据实以答。”他一手

扶住床沿坐起，大口喘息：“新军

两个兵营起义，官军西进计划即
全盘废弃，遂讨伐义军。危急之
时，义军与大公麾下如能联手迎
敌，周旋山地，旗营及新军残部并
无胜算。未承想河西毫无信义，营
地将军先是敷衍义军，进而与官军
暗通款曲，毁诺弃守，致使义军腹
背受敌，险些全军覆没，四百七十

多位兄弟阵亡，血色淋漓触目惊
心！总教习大人，我这里全无虚
言，您自可从头追溯，一一求证。”

舒莞屏惊得半晌未语。他脑

海中闪过北海战舰，时急时缓的炮
击，河东告急，整个大城池的紧
张，以及最后迎来的训场庆典。他
寻索言辞，说出的却是另一番话：
“先生或者多有误解，日后当

会一一辨析。您如有过一些切身
经历，与万玉大公及府上稍有过
往，就能全然了悟。我想说，世间

未有这等坚忍不拔和矢志不移的
卓异，他们已捐出全部身家性命，
无退路、无反悔、无恐惧！也许举
义之路有血污，有恶浊，可先生断
不可听信他人毁谤，更不可臆测，
不可一言以蔽之！”

因为急切，以至于忘记了对

面是何等孱弱之人。舒莞屏最后
意识到过于声高了，随即垂目敛
声：“实在对不起，先生。”他隐下
歉意，像对方一样斜倚床头。

可是对面的人听过这番话，
竟摇摇晃晃站起，一手扶床：“是
吗？举义？捐出全部身家性命？这
就是总教习大人的肺腑之言？你

想必见识了猞猁胆，还有另一些将
军和都统，真的认为他们是‘举
义’之人？不，‘举义’是一个神圣
的字眼，切不可与‘匪患’混淆！以
你之见识之心智，本能界定分明！
大仁大志者不会轻掷大诺，撒弥天
大谎！事实上，万玉大公的六大将
军无不双手沾满鲜血，他们个个恶

贯满盈，为一切仁善之死敌！所谓

‘河西’，那不过是谎言的代名词！
总教习大人，愿你睁大眼睛看一

看，‘吃人’二字在他们那里居然

不是比喻，至少猞猁胆刘通和老刀
鱼范至这二位真的吃过人！他们劫
掠无数，杀人越货，掳人妻女，还
一手高擎‘义旗’！享用河西俸禄
的总教习大人，我只有为你怜惜，
只有椎心剧痛！时辰已近，后会无
期，你我今夜作别罢，明日公子自
可无憾离去了！”

对方结束长长言说，摇晃一
下，仰跌床上。舒莞屏呼喊：“先
生！先生！”他轻轻拍打，床上人微
微摇头，不再言语。已到凌晨，舒
莞屏浑身再无一丝力气，仰躺，难
以入眠。

六

窗上透出光亮，舒莞屏发现
对面的人已端坐床上。“总教习大
人，天亮了，我要回自己那里了。
就此别过。”舒莞屏跳起：“不，我

们尚未谈完，我有更多话要请教
先生！”“抱歉，我已说完。”他欲
要站立。这时屋门响了，兵士送入
早餐。

对坐无言，茶已冷却。兵士进
屋取食盒餐具，一直缄口的人说
道：“送我回囚室去吧！”兵士愕然。
舒莞屏用目光示意兵士离开。“先

生，整整一夜，在下几乎无一刻安
眠。我未敢疏漏先生说出的每一个
字。可是，先生，能否容我再耽搁一
点时间，说出心底的疑虑？”

（未完待续）

安北斗突然接到传呼，要镇上所有干部立即
赶到老鸦咀抢险救人。他正在两难中：“离开了，老
温咋办？”温如风却端直跟他说：“你也嫑装了，快

帮忙去，毕竟是条命。我再给你们一个月时间，说
到做到。”

当他赶到老鸦咀时，已有人打着手电正到处
找人了。

好在月光很亮，山崖倒是能隐隐糊糊看清楚。
南归雁和镇上好多干部早已赶到现场，有人打着
火把都下到沟里去了。

安北斗很快知道，偏斗摩托是叫驴开的，上面
还坐着何所长和另一个干警。

这条沟他很熟，过去计划生育撵人时，有人躲
进沟里，他下去找过。以他对摩托冲出公路的刹车
痕迹判断，摩托不至于摔下沟底。他叫了朱武干
说：“跟我走，从这儿下。”

果然，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已经摔散架的摩托。
那个年轻干警是挂在树上了，从树上再跌下

来，又遇见岩石上的腐殖质，只摔断了一条腿，处
于半昏迷状态。

而何首魁浑身都是血迹，乌脸上划出了七八
寸长的口子，血是半渗半凝状。他的脸长，有人也
叫他何马脸、河马脸、蛤蟆脸的。总之，他的绰号有
一长串。见不得他的人很多，怪名字也就过一阵冒
出一些来。要是脸再长些，兴许这划破的口子还会
继续延伸下去。他是半卧半坐着，看上去像是一个

血糊郎鬼，挺吓人的。只有叫驴已经僵硬了，直挺
挺躺在他的身旁。

何所长的脸上已全无表情。
“何所，何所，何所！”安北斗连住喊了三声，何

首魁才微微颔了一下首。
朱武干已经把那位年轻警察扶起来，并且在

朝公路上喊人了：“找见了，人在这里———！”他还

用手电筒朝天空画着圆。
“叫驴咋了？叫驴！叫驴———！”安北斗大声对

着叫驴耳朵喊。
“他叫蒋存驴！”何首魁很是郑重地纠正了一

下，然后说，“已不在了！”
安北斗又把叫驴的胸脯按压了按压，只压出

一嘴的血水来，就说：“我把他先背上去！卫生院也
来人了，兴许还有救！”说着就把人朝起拉。
“等一下。”

何首魁突然脱下了警服，虽然已被划得多处
破损，但领章、警徽还都在。他把警服慢慢穿在了
蒋存驴的身上，并且一颗一颗地扣好了纽扣。再把
蒋存驴一只半睁着的眼睛，抹了一下，算是瞑目
了。然后，他才挣扎着，帮安北斗把人背了起来。

乱石嶙峋，枯藤丛生。月光下，哪儿看着都变
了形。风再一动，妖魔鬼怪就都在朝安北斗不怀好
意地勾肩搭背、招手致意。他心里直禀告：“存驴，

我可是在背你，别吓唬我啊！”嘴上这样说，心里还
是麻阴得突突乱抖，脚下也直发软。

蒋存驴在这一带基本算个恶人，谁提起来，都
没半句好话，甚至是恶狠狠的诅咒。一些老人经常
背后骂他：咋不翻崖摔死呢？今天果然是翻崖摔死
了。把他背在背上，安北斗甚至都有点害怕那双老
偷鸡摸狗的爪子，要是突然像电影《画皮》里那个
鬼爪子一样伸出来，钢针一般扎进脖子，自己大概

立即就没命了。尤其是蒋存驴勉强挂在他肩头的
长下巴———那下巴的确长，把他肩头啃得住住的，
一走血一涌，端直就喷在了他的脸上，甚至还溅到
了嘴里。血竟然是那么腥、那么咸，是一股铁匠和
铜匠铺子的味道。难怪说人体含铁、含铜、含锌、含
锰、含钼、含硒、含碘地含了十几种微量元素。他甚
至还闻到了钙、钠、钾、镁、碳、氢、氧、硫、氮、磷、氯

的味道，有些是田里用的，有些是生活中用的，他
老婆在卫生院给人打吊针，里面好多味道也都含
在药水中。人就是这些元素合成的，合起来难，散
起来就像瓶子打了，突然洒一地，是真正的覆水难
收。那些杂七杂八的味道甚至都在发臭了。

看来清明节真不是个好日子。

28 扫帚星
安北斗把蒋存驴勉强背到公路上，血水和汗

水把他的衣服浸透了。卫生院两个医生和另一个
护士都来了，但杨艳梅没来。没来也好，要是来了，
见他这样，只会骂他傻伊。过去也没少骂过。

南归雁见他累成这样，把他抱了抱，也算是主
动化解了一下他们那晚不欢而散的尴尬。

两个医生和护士还给蒋存驴做了些抢救，但
同时也告诉南书记，人应该已经死亡快一小时了，
随后给脸上盖了纱布。这时，朱武干和其他人，把
何首魁和那位干警也弄上了公路。何首魁一瘸一
拐地走到蒋存驴跟前，单腿跪下，掀起纱布看了半
天，然后，把手中的大盖帽，端端正正戴在了蒋存

驴的头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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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确没那么像。但是
现在，3年过去了，所有见过天赐的
人都不得不承认，天送简直就是天
赐的翻版。初平阳他们见了，后背
直冒冷汗，像到了骨头里。接着他

们惭愧，在蓝石头的脸上和眼神里
看见景天赐的，只有福小，而不是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福小坐在电梯里。数独是做
不下去了，晚报上今天的数独题
很难，就算心平气和她也未必做
得出来。看上去就那么几十个不
起眼的小格子，要把数字不重样

地摆对位置，让任何两个方向的
数字总和都相同，难得要死。福小
是数独高手，起码在物业公司的所
有电梯工里没人玩得过她。电梯工
都爱玩这个，一道题能把一个晚上
都打发掉，还不觉得烦。资源也丰
富，报纸订户喜欢让邮递员直接将
报纸送到电梯里，下班时懒得开信

箱，顺手就从电梯工的小桌上取走
了；很多报纸后头都有数独题，随

便做，反正人头都熟。
很多同事和朋友向福小请教

数独的心得，福小说，没心得，就是

直觉，然后就是让自己的思维跳起
来：三级跳你们都知道，一跳，再
跳，又跳，在头脑和眼睛里给数字
留下开阔的变换空间，别让它们挤
在一块儿打架。同事和朋友照此方
法试验，回头苦着一张脸对她，数
字跳不起来，脑子里的空间不够。
福小说，那就没办法了。

她没说实话。在她头脑里三
级跳的不是数字，而是地名和工
作；虚拟的空间的确足够大，但那
空间不是为数字准备的，而是中国
的版图，她因为流浪和谋生曾不得
不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跳
来跳去。从南京到杭州到九江到

长沙到昆明到潮州到深圳到郑州
到西安到石家庄到银川到成都到
北京。她在数独的小格子里看见
了一个个城市，她正在从一个城
市奔赴另一个城市的路上。助跑，
起跳，腾空，落地；助跑，起跳，腾
空，落地；每一个动作都很艰难，
每一次都仿佛连根拔起，每一次

也都成功地助跑、起跳、腾空、落
地；吃了多少苦，忘了，时光流逝
就到了今天。她做的是地理学式
的数独，这其中包含了一条比数理
更坚强和有效的逻辑。说实话也
没用，他们没法理解。

709 室的订户出长差，他的
《京华晚报》已经在福小的桌子底
下积了一摞，这段时间福小就盯

着晚报做。让每一行的数字加起
来都等于 29，跟让每一行数字加
起来等于 92 一样艰难。福小觉得
自己在城市之间跑累了，助跑、起
跳、腾空、落地的动作都开始变
形，腿脚不听使唤，很像噩梦里跳
起来悬在半空动不了，迟迟落不下

来。她揉揉眼，翻开报纸，看到初
平阳的专栏，“我们这一代”，文章
标题是：《到世界去》。

福小看了报纸眉头上的日
期，今天是该有平阳的专栏了。和
每次阅读初平阳的专栏一样，福
小开始总要笑，她一直无法将憨
厚腼腆的初平阳和他幽默清峻的
文字对应起来，这个洒脱、侃侃而
谈的人是初平阳吗？也和每次阅
读一样，到最后她总要难过得沉

下心来，想哭。她搞不清初平阳是
如何在字里行间实现这样一种情
感和思考的逆转。想笑，当然好；
想哭，当然也好；以福小对文字和
文学的理解，她确信初平阳写出
来了好东西。所以每次读平阳的
专栏，都像一次亲人的私密约会，

她为平阳和自己骄傲；还因为这
专栏的公之于世，而为平阳和自
己生出浅浅的羞涩与难为情。有
时候她也会想，这也许是弟弟天
赐的声音，因为他们同年，生日只
隔了 7 天，光屁股一起长到了天
赐把手术刀片割向自己左手静脉
的那一天。

铜钱、朱永久、裁缝林婆婆、
大水、满桌、木鱼、陈永康的儿子
多识、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
小狗阿尔巴尼亚，福小都认识，读
这个专栏如同她走在花街上。初
平阳说，他曾“和三个朋友去寻找
一个女孩”，这“女孩”是福小。他

们在寻找之路上吃了不少苦头，
为此在任何时候想起来，福小内

心都充满愧疚、温暖和感激。但在
这个专栏里，福小发现最重要的
信息是：大和堂要卖。如果把岸边
高大的槐树、灌木和芦苇都忽略，
站在船头可以在一两公里外就看
见大和堂；这等于说，站在大和堂
二楼的窗户前，若能将草木抹掉，

你可以放眼运河至无穷远处。在
花街，包括东大街和西大街，开窗
看见运河、出门走上船头的，只有

大和堂。福小拿出手机，号码拨出
之前又取消了。她从桌子底下抱
出一摞《京华晚报》。

一个加班刚回的住户进电
梯，问是否要帮忙，福小说谢谢，
她准确地找到半个月前的那期《京
华晚报》。半个月来她第四次阅读
初平阳的上一个专栏：《这么早就

开始回忆了》。
初平阳把一件琐碎平常的事

情弄得这么复杂和深入。福小认
为，这种事只有知识分子才干得出
来。福小不是知识分子，高中毕业
证都是假的，她甚至会在初平阳的
专栏里遇到不认识的字词，必须回

家查了字典才能彻底弄明白一句
话的意思。偶尔聚会，她会和杨
杰、易长安一起取笑初平阳的学术
腔和八股调。不过看完这篇，她认
为知识分子看问题也是有可取之
处的，初平阳用 6000 字的篇幅逮
着一个问题翻过来掉过去地说，直
到让她秦福小也意识到，回忆和乡

愁在她的确已经是大问题。
很多年里，她拒绝承认回忆

和乡愁。那是些什么东西？回忆是
廉价的，乡愁是妥协，你怎么能身
在远处心怀故乡？你可以在那里，
或者走。问题还在于，它值得你牵
肠挂肚吗？她从石码头上跳上一

条过路船，为的不就是扔掉所谓的
回忆和乡愁？

那个 17 岁的凌晨，薄雾从运
河上升起，船老大和水手们要么刚
从自己的床上起来，要么刚从花街
上做生意的那些女人床上起来，他
们一起背对码头仰天打着哈欠，准
备抄两捧河水洗把脸就启程。

（未完待续）


